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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金刚乘成就法，印度比尔，21-23 5月，2024 - 第五部分

    【音乐】好，我要讲……等等，我……我先从……呃，我知道我应该讲金刚杵，但在那之前，因为这个要素——我之前说过的，就是智慧与方法——这真的是我一直在留意的事情。因为对于传统佛教徒来说，他们多少把这个当作理所当然，然后就这样……然后他们完全被自己的文化给劫持了。对，就是文化、文化、仪轨。然后呢，对于那些现在刚开始接触佛法的人，他们可能会被智慧层面的东西吸引，比如空性、相互依存、缘起……诸如此类。因为仪轨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，难以理解的。尤其是被强加在你身上的那种仪轨，是如此格格不入，于是就产生了很大的隔阂。不管怎样，就修行道路而言，智慧与方法是非常重要的，需要时刻记在心里。其实不只是在修道上，在生活中也是如此。

    我在某个地方说过这个，记不清说了多少次了，其实这深深植根于古印度的智慧传统中。我现在忘了那些正式的术语。大概是这样的：要过一种完整的生活，你需要有"阿尔塔"，就是财富，对，然后……有谁能提醒我？卡玛、阿尔塔、法，还有摩耶……对，解脱，摩夏，他们懂这个。好，在这四个里面，"卡玛"嘛……我们需要享乐，这是我的理解，这些也被翻译进了很多藏族文献里。卡玛，我们需要享乐，不管那意味着什么，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。杰夫·贝索斯的享乐和……呃……那个……反正意思不同。但总之，你需要享乐。而为了享乐，你需要阿尔塔，就是财富，意思大概是金钱、黄金、白银，或者我不知道，比特币。为了财富，你需要某种纪律，这里的"法"可能就是方法、纪律，你必须有纪律。我猜这前三个，大体上说，就是哈佛商学院教的东西，他们做得很好。最后一个，在我们这个语境里，"解脱"——在这四个里，最后一个是偏向智慧的，前三个则偏向方法。当然，卡玛几乎可以说是目标。不管怎样，最后那个是从来不被教导的——解脱，对吗？意思基本上是说：你需要享乐，你需要钱来实现它，你需要纪律。但第四个说的是，其实你需要从这三个里解脱出来，因为它们根本……它们都是幻象。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人生策略，非常重要。

    其实这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。我在阅读——当然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——那么多印度的故事，其实在中国我也注意到了这个：古代那些成功的国王、王后，有一种去森林的传统，就是从位置上隐退，去隐修所，那种"林居"传统，vana，就是那样的。其实我可能有点跑题了，但其中还有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，印度的这套非常非常好，非常有趣，是印度应该真正重新唤起的东西。别担心，我不是被莫迪雇来的。真的，我觉得这套东西太美了，就是那个……学生阶段，你叫它什么？梵行期，然后是在家期，然后是林居期，然后是……

    因为我受到佛教影响，所以我是这样解读的：林居阶段，对很多人来说也许那就是出离，但其实不是。你还需要放下林居本身。我在读一些古代中国大统治者的记录——他们在经历了这一切隐居、出离之后，重新回来，成为真正伟大的领导者。我猜他们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任何私利，没有什么可失去的，于是成了最伟大的领导者。我只是举这个例子——这其实并不是在说"平衡"智慧与方法。不，"平衡"这个词也许不对，"融合"可能更准确。但严格来说，它们其实也并非真正分离。智慧即是方法，方法即是智慧，如此往复。但这也稍微有点复杂。

    昨晚那个问题，我们会继续探讨，跟这个很有关系。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方法劫持了整条修行道路，而智慧被遗忘。正因如此，在密续里，实际上在密续的根本戒里——最后一条，如果你贬低或者轻视女性，你就是在破戒，是根本戒，不是什么细枝末节的分支戒律，是在成就法里。

    好，从实际修行的角度来说，当你在修成就法的时候，你可以检视自己：你是在多大程度上被所谓那一点点细小的、知识分子式的、学术性的智慧劫持了，还是在多大程度上被那种挑剔的、吹毛求疵的控制狂式的方法导向所劫持。

    举个例子，假如我们要做一场度母法会，假如我们要在拉克瑙火车站做度母法会，就因为我们必须在那里做，但那里没有水、没有花。如果你想的是："哦，我们需要水，我们需要花，因为度母法会需要这些，现在没有花没有水，好，算了，不做了"——那你就是被所谓的方法、文化、仪轨劫持了。

    但同时，如果你只是懒惰，也许就是懒、抠、慵懒，就是不想从床上爬起来，然后说："没关系，花是幻象，水是幻象，准备是幻象，度母是幻象，我是幻象，修行是幻象，根本不需要做"——那你就是用你那点小小的、学术性的智慧在损害自己的修行道路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
    在整个佛教体系里，这条修道是这样的——我曾经跟很多越南僧侣和斯里兰卡上座部僧侣进行过很好的讨论，就是关于这个——这是个大问题，它应该永远是你的……引导……不知道，灯塔，或者说是你的修行原则。你需要这个，智慧与……对，端正坐姿是一种方法。但如果你天生脊背弯曲，那是不是意味着你没有成佛的机会？不是。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，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。在密续里，八十位大成就者，我觉得他们大部分都不是端正而坐的。他们总是在做各种事情，比如从芝麻里榨油，或者在红灯区当保镖，或者躺着。有些人就是整天躺着。

    还有佛龛之类的……对，这个很重要——对于已经皈依的人，尤其是如果你发了菩萨戒，不要让别人产生困惑，不要损害别人的看法，非常重要。

    我有一次从奥克兰飞到旧金山，飞了好久好久。所以我需要做日常成就法。在修法里有各种护法，藏式供养是供奉茶和酒。不知怎么的，在飞机上，那些空乘人员知道我是佛教徒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。然后我犯了一个错误，我点了香槟和红酒，当然不是喝的，让他们倒掉，倒进水槽里就好了。这真的很不妥，因为等我到达旧金山的时候，他们对我的态度已经有点不一样了——这个佛教徒点了一大堆东西不喝，大概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。

    所以，智慧与方法的平衡，永远如此重要。对于佛教徒来说尤其如此，特别是如果你和人合住，或者你的伴侣碰巧是一个很容易被惹恼的无神论者、科学家，或者其他宗教的人，那你也不需要把你的佛龛、你的虔诚、你的眼泪、你念咒的声音都摆出来展示。不需要。

    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，不知为何来了几位埃及和卡塔尔的人来见我，他们对佛教哲学感兴趣，真的非常优秀、聪明的年轻人，但来自伊斯兰传统，专程从中东飞过来。有一天我们正要吃午饭，我的朋友仁波切，他是完全的素食主义者，纯素那种，非常坚定，不只他自己吃素，而且每次见到人，他都不知怎么会把话题转到叫别人吃素上去。就在我们刚开始吃饭的时候，突然接到电话说这位仁波切要来。于是我必须打电话给他说："你可以来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不要谈素食主义。"他说好。因为我当时心想：哦，中东是一个佛法传播并不多的地方。顺带一提，84000翻译项目里有很多来自中东，甚至南非的人在阅读室里阅读，这真的非常鼓舞人心。

    好了，金刚杵。

    金刚杵作为象征出现在很多地方，特别是在成就法里观想金刚杵，另外我们也用它作为法器，你们可能注意到有铃和金刚杵。

    "金刚"这个词……在藏语里我们叫它"多杰"，意思大概是不可分割——你无法将它分割，就像虚空一样，你无法分割，你可以想象把它分成东西南北，但实际上分不了。正因为不可分割，所以也是不可摧毁的，因为无法被分裂。这种不可分割、不可摧毁，正是你心性的精髓所在。

    根据一般佛教的说法，尤其是密续，我们昨天也谈到过这点——你试着去分割你的心，是不可能的，而心的本质是这种觉知性。但这里有个复杂的地方：这种不可分割、不可摧毁的心，并不像某个单一的实体坐在你内部某处，就像虚空没有方向——虽然我告诉你它没有方向，但它也无法被分割——各种细微色调的显现是不间断的，它一直在显现，一直一直都在。即便你现在坐在这里，很快就会有一个念头生起，那个念头也会消散，然后下一个念头，无有停息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没有在做奢摩他或毗婆舍那，你可能无法调御它们，"控制"也许不是合适的词，不管怎样，它们会到处乱跑。但无论它们跑不跑，它们都在你心性的这种不可分割的本质之中生起——如果你喜欢这个词的话——住，然后灭。

    但是，如果你恰好选择了某个念头，如果你给予它重要性，如果你被它缠绕，那它就会变成所谓的情绪，情绪造业，业产生果报，然后整个轮回就开始了。

    这在具体的金刚杵——就是我们叫做"金刚杵"的那个实物——上，其实也有相当好的体现。金刚杵有很多种，有一股金刚杵、三股金刚杵、五股金刚杵、九股金刚杵，每一种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。

    不过我觉得……总之，在南方……因为你看，选择是存在的。如果你能安住于那种不造作、不散乱的状态，那就是金刚杵。但对于大多数初学者来说，他们甚至难以在知识层面上理解这个，因为它是如此深奥，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模糊的。其实它不必然是模糊的。如果你稍微做一点奢摩他和毗婆舍那，你就会理解。但不管怎样，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模糊的，而且大多数人，我们大多数人，我们喜欢有参照物。参照物，大概是最难克服的挑战之一。记得在毗婆舍那里，也是这样——安住于身，然后安住于感受，然后安住于心，然后还有……

    这就叫做"法"，基本上就是参照物。我要说，我们热爱参照物。参照物太重要了。失去参照物是最大的恐惧。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刻意地、主动地想要稍微失去一点参照物。所以才有酒精，才有毒品——因为你知道，你已经被那些参照物搞得太累了，比如举止得体、礼貌待人、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害羞、没有自信。于是你就去喝酒。它帮你解开一些参照物。但总体来说，我们喜欢——你知道——成功啊、道德啊、伦理啊，这些全都是参照物，我们离不开参照物。所以就像我昨天说的，莲花——然后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实际上莲花有时候是某些修法里最重要的参照物——但不管怎样，金刚杵是另一个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物。所以有整套的……你知道，你可以观想金刚杵——如果修法里有的话。有些修法没有，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修法缺少了什么，只是有些修法很长，有些很短，就这样。然后金刚杵有不同的颜色，然后……好，有人问我种子字的事情——种子字，你知道，就是种子字——所以那是另一个重要的东西。

    好，我们现在进入更细微、更精炼的层面了。记得昨天我们谈到固体食物，还有婴儿能消化的食物。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越来越"固体"的——金刚杵相当固体——但更固体、可以说是更高级的食物，或者说修行道上的食物，就是种子字。好，这是个非常大的主题——种子字、咒语的来源，等等这些——我们……我没办法，我们没有时间，而且对现在来说可能也不那么实用。但不管怎样，简单说一下。

    有身的世界、语的世界，还有心的世界。这有时候也对应到欲界、色界和无色界——有时候，抱歉，这些术语一大堆，但你必须稍微过一遍——不过我会尽量讲得让初学者容易理解。你有身，你有语，你有心。身是最有形的，最容易接触。你可以看到它，可以称重，可以触摸。当你说"我"的时候，通常你指的是……根据密宗，这三个——身、语、心——其中身是最有形的。你在那里，我在这里，可以测量，可以计数，可以称重，可以辨认。好，这就是"你"，你知道，就这样。

    现在下一个是语——语实际上比身更有力量，但它不那么有形。你可以听到，或者说你可以……但语不只是声音。先就停在这里好了。语没有形状，只有声音。但它非常有力量，那么多参照物的世界都在里面。教育、信息、沟通——那是比较粗重的层面。实际上密宗讲到语的时候，更多是在讲情感。就连这样叹气，都有某种信息在里面。那就是一种沟通。是的，意义很大。

    好，现在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没办法以一种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跟你们讲气脉——当然，如果你是专注修行密法的学生，我们可以谈气脉。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谈，它跟气脉非常相关。是什么？语言——英文、藏文、印地文、乌尔都文，这些。这是气脉流动中最凶猛、最有力量的形式之一。当然，就在此刻，我可以说一句话，能让你一辈子都受到影响。语词、语言——我可以谈这个，而且我实际上，我对这个相当着迷，可以说是有点passionate——语言，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方式……真的是肉眼可见地……这是什么？它在改变世界。哇。它将要改变更多。我是说，我们要走向何处？

    我必须跟其他人说一句，请原谅，但我要稍微调侃一下这些印度人。当莫迪赢得选举的时候，我想对他说：请你封掉谷歌、脸书，建立印度自己的搜索引擎或搜索机器——我现在谈的是气脉，顺便说一下——因为目前有几百万印度人正在阅读某种被特定方式诠释的语词、语言。你明白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所有的自由派人士，我相信你们已经蠢蠢欲动想说点什么了。但这真的很重要，真的真的很重要。当然，谷歌的CEO也许是印度人，也许印度人为此感到非常自豪。但实际上他们不应该自豪。这正在改变世界。谁在乎世界的变化？轮回而已。但我宁愿让"嗡"字完好无损，让"阿"字完好无损，让"吽"字完好无损，而不是被某种特定的气脉所定义。

   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、重要的话题，它确实也创造了很多现象。比如，在美国，很可能很多事情将越来越多地被西班牙语的气脉所定义——尤其是洛杉矶、旧金山，你知道，西班牙裔的气脉。这非常有可能，而且它实际上跟很多事情都有关联——美的概念、你知道，还有价值观也会随之改变。

    我想你们大概已经对语言、信息、沟通来源的重要性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——就像，我不知道，就是那个字母吧，就是这样——这也是为什么不仅仅是佛教徒，实际上印度的吠陀文化，从很久很久以前，人们就真的非常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他们谈论梵音，所谓最初的原始声音，诸如此类。我只是把这些东西都扔出来作为参考，它非常非常重要——比如，如果你是一个修习度母修法的人，种子字"当"——是的——种子字"当"就是卡布奇诺上那层奶泡。种子字"当"就是一切。种子字"当"就是那颗糖。种子字"当"就是那颗洋葱。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它就是一切的来源……总之，让我讲完。

    身是最有形的，最可见的，但比声音的力量要小。语——即使是语，它还是可以被测量的——但最有力量的是心，心是世界所看不见、无法测量的。所以想象一下，当这三者主宰着你。最有形的、最可见的、最可测量的，力量最小；而最不可见的，却是力量最大的。而我们大多数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最关注的是身，因为——可以理解——它最可见。你知道，没有人为第三个开时装店或美甲美足沙龙……也许有些正念中心会——你明白吧，第三个。而不知为何，第二个我也几乎看不到——也许是一些音乐学生的学校，尤其是那些……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这么说——总之，这三个都很重要，但好，说回种子字。

    种子字相当有意思，因为它有形，有形状，所以它有一点身的成分；然后它有声音，像"当"，像"嗡"这样；然后它是由心所创生的。所以它具备这三样东西。总之，这大概可以说是最后剩下的、可消化的、可溶解的、可咀嚼的本尊了——在种子字之后，如果你想要绝对的本尊，那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，那就不是这个了，只是那未经造作的心的状态——但在修法里我们修的几乎是相反的，你知道，我们尽可能地安住在这个种子字里，然后从种子字升起，显现为本尊。

    我用度母举例，是因为我自己，我对度母修法非常熟悉，我做了很多度母修法。你就升起为度母，然后我们的上师萨迦·崔千告诉我们，是的，你真的应该把各种细节都观想出来——宝冠、珠宝、耳环、双手、手势、眼神、颜色，所有的一切。但与此同时，有时候他们又会说："哦不，信心比所有这些细节都更重要。"你看，智慧与方便，再一次，你真的是在结合两者。

    有一点你需要记住：很多修法的修行者都说："哦，我做不到，我想着脸的时候就忘了脚，我想着耳环就忘了莲花，忘了坛城……"修法的时候，想一想你自己吧，就是现在这一刻。你甚至没办法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图像。想想你的鼻子吧，就选这一个。就连鼻子，你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图像，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。但你对这个的执著却是那么坚固。所以，对于本尊修法的修行者来说，确信自己就是那个本尊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    这也是为什么上师们一直不鼓励我们去看绘画或佛像——因为这样你更有可能是把自己观想成那些雕像或画作，那真的不太好，因为你没有背面，没有……我不知道，你不会眨眼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被定格住的，泥巴或石头或金或银。但我想对某些人来说，它可以是一个灵感的来源。所以，也不要因此就彻底否定这个方法，绝对可以去找度母的唐卡，下载度母的图片，如果它能激励你，那就这么做——但不管怎样，安住于本尊的那种状态，才是修法真正最重要的部分。

    尤其对初学者来说，即使你觉得自己只是在假装，也没关系。想想你现在这个"你"——无论你是谁，你也只是在假装，只是它已经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，所以你就以为那是真实的你。金刚自慢就是这个意思。

    为了增强这种信心，为了巩固这种信心，修法里有几个——你知道——几个辅助的步骤。比如迎请智尊，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作为一个无明、烦恼的学生，你无法不心想："我是本尊，但我知道我不是"——你在挣扎。所以这会有帮助："请世尊从补陀落山，或任何佛土，带着你的一切加持降临，融入我。"这类东西是有帮助的，这在修法里是一些步骤，你会注意到的。有时候还会从五方佛那里得到灌顶，某种意义上是在强化成为本尊这件事，让它变得更好更稳固。你某种程度上把来自佛土的真正的本尊迎请进来了。现在，五方佛或其他许多佛陀，他们甚至还会洒水说："是的，你就是度母。"所以就有了这个。

    当然，你还是不会一直安住于那个状态，你还是会忘记，还是会把自己贬低为凡夫。这里还有供养——阿尔甘以及其他供养，比如水、饮料、花。你在向谁供养？向你自己。为什么？为了确认你自己就是本尊。

    但我知道这很难，因为在我们的文化行为里，我们通常把那些供品摆放在你的前方某个高处，我认为从来没有任何教授说，当你念到阿尔甘的时候，你要从供碗里喝那个供品——你懂的——所以这些东西总是会有冲突。所有藏式的陈设——不只是藏式，其实任何形式的陈设——都会让你觉得本尊是在外面的。哦，对了，有些修法里你不仅要观想自己是本尊，还有前方观想。但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以自身为本尊的信心。所以就是要安住于这种——本尊之慢——本尊之慢之中。

    哦，供养之后是赞颂。赞美你有多美，多么伟大，多么无所不知。同样，这是在赞颂你自己。我特别是在讲阿努瑜伽密宗。如果是事部密宗，通常会有点不同，因为那时本尊是在你外面的。是的。但如果你留心许多这类赞颂，你会发现，在这些赞颂里，它也许从你身体外貌的美丽开始，你语声的美妙，所有那些……看起来是世间的品质，但它最终总是落到本尊的智慧方面——那既非物质、也非声音的品质。

    然后通常跟着是持咒。这就像是……这是一种方法，有很多目的……好，对菩萨来说，目的是启发他人、令他人觉醒；但对修行者来说，目的也是为了领受加持。在持咒的过程中，几乎都会有这样的观想，比如持咒时，从种子字（如果有的话）或从你的身体放光，射向十方……安抚……

    照亮一切众生的苦难。实际上，也将他们转化为本尊。然后再次放光，光芒射向十方……供养一切诸佛与菩萨……光再收回，融入自身，尤其融入心间的种子字。

    嗯，根据密续的说法，在大乘中积累功德、令众生得益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。而密续认为，这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道修行与功德积累，只需安坐，不必苦行，仅通过持咒与光芒的放收，便可全部圆满成就。

    好，也许我让你们提几个问题？还是先休息一下喝茶？好，问吧——因为细节太多了，趁还没忘，先问。

    好，这个问题涉及种子字和语言之间的交叉点。如果我们很难观想藏文的种子字，比如"当"字，那能不能用英文的"tum"来观想？

    可以。完全可以。因为那是你的习惯模式。我们只是试图拆解习惯，不是要你再建立一个新习惯。谢谢。

    我想问，如果你没有受过灌顶——比如我修度母成就法，但我观想她在我的头顶或心间。所以刚才您讲的时候，我试着跟着做，光放出去、光收回来、然后融入……这部分我就卡住了。对于一个没有受过灌顶却在修行的人，能否分享一些如何建立信心的方法？

    我认为……最实用的建议就是：多做，但每次时间短一点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与其纠结细节，不如把重点放在"我就是本尊"这个信心上。

    但没有灌顶的话，我们不能将自己观想为本尊吧？

    对，从密续规矩来说确实如此。所以也许你应该去受个灌顶。但你可以像你所说的，先把本尊观想在头顶上，这是可以的。好，谢谢。

    我有个关于查（char）的问题。您能说说查对于观想本尊，或者说与本尊更贴近有什么帮助吗？

    就像日常的吃饭、喝水、诸如此类……其实你就是在真正地"表演"嘛。我觉得你们应该做一个查的闭关，就你自己一个人，整天跳舞，没有观众。这才是重点，因为你应该认为——那就是你。很多人都这样做的。最外在的形式，我会说是佛像。佛像或唐卡的全部意义就是提醒你自己就是本尊。而查就是做同样的事，只是更强烈、更个人、更内在。好。

    宫殿（palace）的作用是什么？

    哪个宫殿？

    坛城里的。

    哦，宫殿。嗯，好，这个问题比较大。好，简单来说……先给你一个很短很简单的答案——因为我们爱参照物，爱房子、地址，你知道"唐宁街十号"之类的——就那个意思。但让我再多解释一点。

    不，这个稍微复杂，但也许是你想了解的，因为成就法的修行……怎么说呢？尤其是阿努瑜伽的成就法修行……怎么说？好，让我这样来讲。

    好。每一刹那都有一次死亡。因此每一刹那也都有一次诞生。先把这个放在心里。

    每一刹那，就像大死亡降临——当我们临终，所有的感官与外境都消融，然后据说你会抵达或触碰到那个光明。但普通人会被这光明吓到，因为它是最彻底的无参照……你说不清它是什么，就是某种东西，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。明白吗？那就是无明的遮障，我们称之为"法性"的污染。

    为了消除或净化这种遮障，为了提前熟悉它……我们修习空性，安住于空性与光明之中。越来越熟悉，越来越熟悉，越来越熟悉那个状态。

    这就像革玛（Gampopa）举的例子——一头小羊，或者，嗯，小牛吧——你把它们从母亲身边分开几个小时，然后放开，小牛就径直走向母亲。牛群里有很多头牛，长得都差不多，但它就是知道。

    同样地，如果你一次又一次地修习空性、光明——无论你叫它什么——一次又一次，这就是那个"小婴儿光明"。然后当你……这就是为什么对密续修行者来说，死亡是如此大的加持——不是因为你是多了不起的修行者，而是因为在你临终时，你的身体、你的那（能量脉道），你的本性会迫使你触碰法性。这是真正的好机会，在这个腐朽分解的东西的帮助下……明白了吗？

    然后你进入……然后据说时空与一切都消融，解脱。

    但大多数人会弹回来，然后历经各个中阴阶段，在中阴中辗转……好，我快进一下……一直到父母交合。因为你也有业力上的连接，精子与某种物质相遇，这就是为什么太阳与月亮再次变得重要。细节太多了。然后你受孕。

    好，就从这里开始。受孕。这个受孕，已经被种子字净化了——至少我们是这样尝试的。然后你以本尊身升起。怀胎，就说九个月吧。然后是供养、婴儿食物、赞叹，或者你知道，跟婴儿好好说话，房子、玩具。

    所以这就是你的长答案了，但真的很复杂。

    休息一下，热了再回来讲。对，也许先别休息，然后统一休息。好，能不能叫厨房别炸咖喱角之类的了？

    谁有麦克风？有个问题，是关于——面前的面包旁边的那个杯子——是那个气体。等等，我刚溜进来的。能不能有人翻译一下？

    那个问题是：如果你面前的水杯碎了，它还算是一个杯子吗？

    算，是碎杯子。就那个意思，大概……

    好，还有别的问题吗？谁有麦克风？

   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。我们看到本尊时，都试图将自己理想的生命形态、行为或理念人格化。您对那些被人格化为本尊的负面理念怎么看？如何在这之间取得平衡？

    在密续中，你不应该去评判——这就是戒律。当好的念头升起，不要执取、不要兴奋、不要把它贴上"好"的标签。当坏的、负面的念头或行为出现，那就是……那是我们需要用来约束自己的方法。

    好，您能谈谈在修习金刚乘及其种种细微差别的背景下，所谓"灵性旁路"（spiritual bypass）这个问题吗？

    能解释一下吗？比如说，终极实相与世俗实相的概念，以及有些人如何误解这些概念？

    这正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——智慧与方法之间的关系——这会是个难题，但这个悖论是核心，不只是在密续里，整个佛陀法都是如此。比如，佛法谈空性，但同时也谈业力。

    我有些紧张，但我有个关于中阴的问题。最近我妈妈和姐姐去见了一位灵媒……她能与其他世界的人沟通。我有一位最好的朋友，十多年前在车祸中离世。她来找了我妈妈和姐姐，虽然她们之间并没有太深的关系，但她来了，跟她们说话。

    我们在藏传佛教中所学的，是中阴的状态有多么可怕、多么混乱，修行有多么重要，这样才能在那个状态中获得解脱，因为那个力量太强大了。但她不是修行者，也没有修行……然而她似乎那么自在，她一直说：别在你脑子里重播我死亡的画面，我很好，我很快乐。她显得那么自由，那么解脱。我听了录音，我当时不在场，但她听起来完全自在，而且还给出了不可思议的建议，比如："告诉玛利娜，别再到处跑、乱花钱了，她内在已经拥有一切，她不需要追求开悟。"给出了非常深刻的建议。

    所以我想问，为什么藏传佛教里把中阴描绘成那么可怕的阶段？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说，即使他们不是修行者，也似乎并不是那样……

    嗯，"可怕"这个说法……我想也许我们会——我不太确定。是的，中阴不知何故被呈现成了某种可怕的东西，其实本来很矛盾，"中阴"只是"在两者之间"的意思。

    而且这也是中阴。那么，最大的中阴是什么？根据中阴教法，最大的中阴就是从你离开那个光明，到你再次抵达那个光明，中间这整段时间。所以这一切，这一切都是中阴。

    我想，那个"可怕"……是因为我们紧紧抓住当下的参照，失去那个参照总是令人不安的。那种不安——比如家庭、熟悉感，名字、地址——这些都很重要。

    但其实，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，有一种"小死亡"时时刻刻都在发生——一个念头刚刚升起，然后它消逝了，某种意义上死了；下一个念头将要诞生，在这两者之间，其实就有法性，中阴的法性；然后新的念头升起，成为某种东西，然后这个念头越来越大。但当然，它不是同一个念头，而是一种相续，而这种相续是一种幻觉。就像你知道的，就像一条河——你今年看的，是去年的那条河，但你以为是同一条。

    但这就是我们运作的方式，这没什么不对，你看着那条你去年去过的河，说"是同一条"，我会同意——但实际上，这种相续的幻觉，正是我们所谓"活着"的东西。

    所以……是的，重点就在这里：并非所有中阴众生都在痛苦之中，就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。很多中阴众生处于某种……怎么说呢？就广义而言，就连天界也是中阴的一部分，他们可能过得很好，相对意义上的不错。

    但对密续修行者来说，所有这些参照都是需要超越的东西。

    好，再看下一个问题。

    我想问，当您给予传承时，这对您的身语意，以及接受者的身语意，分别有什么影响？

    哦，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，涉及到很多层面。如果有人对大圆满深深仰慕——也许不一定在修行，但仰慕着、对大圆满没有邪见、对传承也没有邪见……所有这些女性们（空行母）会想：好，干得不错。

    但如果有误会、误解、错误诠释，进而导致对法道与传承的舍弃，那些女性……哎，她们有时候真的很小气、很善变，她们可能会……我不知道，最外在的后果，我给你举个我自己会……她们可能会，不知道，通过我的鼻孔或什么地方把一个病毒传进来，让我对所有不那么好的事情都极度拖延。

    你看，我现在说话听起来完全像个迷信的人，什么都信。但实际上，不是那些女性们……

    哦，天啊。太有力量了。这是有据可查的，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一点。好的，静瑞。好的。

    嗨。我一直很好奇"deity"这个词的选择。感觉就像……"上帝"一样。这难道不会造成很多混淆吗？

    确实造成了很多混淆。

    为什么？但这是翻译错误，还是故意这样选的？

    我不知道……你懂什么吗？既然你在翻译部门，你能不能……而且翻译人员那么多……哦，其实……你觉得法语里怎么翻最好？至少法语里的那个词比"上帝"好一些，比如说……

    为什么？我根本就不用那个词，因为我一开始就把它想成泰勒斯主义……当年我第一次……对，它也跟"安拉"有点关系。"La"有某种"在上方"的意思，但那也已经不太对了，对吧。

    这很难啊。有没有比"deity"更好的词来翻译"deva"？但"deva"这个梵文词本身也很……"da di"，你知道，很典型……

    你提到了加持，还有在传法结束时，我们被指导去向传承祈请、接受加持。因此我想请问，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加持？怎样接受加持？据说这取决于祈请者的信心与虔诚心。您会怎么建议我们去滋养自己的信心与虔诚心？

    其实，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，有几点……有一些……我会这样说——我之前谈到过那种局促不安的感觉，一种坐立难安，即便你成功了、健康、一切蒸蒸日上，你仍然觉得"一定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"。这种感觉本身，就是非常重要的加持。我认为我们应该越来越多地拥有这种感觉。这是很大的加持。非常非常大的加持。比长寿、思维敏锐、身体健康，重要得多得多。谁在乎长寿和健康呢？因为那样你可能只是变得更蠢而已。但这种局促感，这种"不可能就这些了吧"——太好了。

    还有，渴望空性，渴望无二，渴望这些——同时又不放弃乐趣、戒律和财富这样的助缘；同时也知道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，渴望那种对生命的态度——这些都是加持。

    好。谢谢。

    我们如何区分作为本尊的慢心，与执著于自我的无明？

    能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吗？因为这正是成就法的核心部分。在修法最后有一个融化的修习——你必须把自己作为本尊融化消解。如果我们能对慢心也这样做，就没有区别了。

    好的。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好吗？好。然后我们再回来待一小段时间，然后……我也不知道，可以吗？我们回来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因为我觉得今晚我们是做那纳萨那，对吧？今晚我们要做某种像"纯金"一样的东西。所以我想把成就法再讲完一点。

  